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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邛崃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收藏有一枚东汉晚期 [ 1]

的“三段式神仙镜” ( 以下简称“邛崃三段式神

仙镜”) 。据说是 1976 年邛崃羊安镇汉墓中出土。

该镜保存完好 , 制作精美 , 表面有“黑漆古”,

直径为 17.5 厘米 , 厚 0.5 厘米。镜面略呈弧形。

镜背中央为半球形的钮 , 其中带穿 , 圆形钮座 ,

钮径 3.1 厘米 , 高 1.4 厘米。镜背纹饰以铭文带

为界, 可分为内、外两区, 外区从外至里分别由

宽素缘、连续多边形卷云纹带与栉齿纹带组成 ,

内区则由镜钮和由两条平行横线分割成上中下三

段的浮雕图案组成。

此镜上段中央为一龟趺 , 其上立一伞状华

盖, 华盖右侧坐有一仙人, 居于显要位置, 头梳

大髻, 跽坐 , 双手笼袖放于膝上, 肩生双翼; 其

后右侧有一人坐于兽背上; 其后左侧有两人坐于

凭几高台上 , 手捧笏状物。华盖的左侧有三人 ,

一须髯老者手持节杖 , 面向右侧仙人躬腰而立 ;

其后一人头戴高冠 , 拱手朝向右侧仙人作掲拜

状。其后一人形体矮小, 头顶有长辫, 背后有长

尾, 作蹲跽状。中段镜钮两侧各正坐一仙人, 左

侧为东王公 , 头戴山字形冠, 肩生双翼, 双手笼

袖, 跽坐于双兽背上, 双兽背向, 一兽回首; 右

侧为西王母, 头戴胜 , 肩生双翼, 双手笼袖, 跽

坐于双兽座上。双兽座下均饰卷云纹。下段中央

置一两相缠绕的神树, 上部枝蔓向两侧延伸, 树

下两侧各坐两名仙人 ; 树之右侧二人相向而坐 ,

其中一羽人头戴山字形冠 , 肩生双翼 , 一手上

举 , 掌心向外 ; 另一人头戴高冠 , 双手捧笏状

物, 跽坐作掲拜状; 树之左侧有二羽人, 肩生双

翼, 双手笼袖, 并排而坐。

铭文带上的铭文为阳文, 书体为隶篆体, 从

三个圆形乳突开始呈顺时针刻写, 较为清晰, 共

有二十八个字。铭文中多数为正刻 , 少数为反

写 , 给释读增加了一定的难度。初步释读为 :

“余造明镜 , 九子作 , 上仙神圣 , 西母东王 , 央

賜妻元女 , 天下泰平 , 禾穀孰 ( 熟) 成” ( 图

一) 。

这种由两条平行横线分割成上中下三段, 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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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分布着浮雕人物图像的铜镜, 被中外多数学者

命名为“三段式神仙镜”[ 2]。迄今为止 , 三段式

神仙镜曾在国内四川、陕西、浙江等地出土过 ,

北京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馆、日本和美国的博

物馆也都有一些传世作品, 金石著录等也有相关

的记载, 共计约二十余枚。虽然这些铜镜在匠意

设计上均有几分“形似”———内外分区的上中下

三段式样大致相似, 但是镜背纹饰差异较大 , 可

以分为几种不同的型式。也许, 能够看出它们之

间其实“神不似”———不同型式的三段式神仙镜

可能有不同的来源和用意[ 3]。

从目前发现的三段式神仙镜材料观察, 在以

铭文带为主要区别的三段式神仙镜当中, 与邛崃

三段式神仙镜相似者仅有三枚。其中, 四川绵阳

何家山一号崖墓出土一枚[ 4]。该镜表面有“黑漆

古”, 镜面略呈弧形 , 直径 18.2 厘米。以铭文带

为界, 分作内外两区。外区从外至里分别由宽素

缘、连续多边形卷云纹带 ( 每个多边形卷云纹的

头、尾处有一小节齿纹) 与栉齿纹带组成。内区

中央置半球形钮 , 有穿 , 钮径 2.9 厘米 , 高 1.4

厘米。圆形钮座 , 钮座外重列上中下三层图案。

上层中央立伞状华盖于龟趺之上, 华盖右侧坐有

一人, 形体较大, 居于显要位置, 肩生羽翼; 其

前侧立一羽人 , 双手捧笏状物 , 跽坐作掲拜状 ;

其后二人, 站者穿右衽衣, 坐者穿圆领衣, 二人

之间立一鸟。华盖左侧有三人, 一羽人头戴山字

形冠, 面向华盖立柱躬腰而立; 其后二人穿右衽

长袍, 站者肩生羽翼, 右手上举一圆形物, 坐者

左手持笏状物。中层为东王公 , 头戴山字形冠 ,

跽坐于双兽脊背上, 双兽背向; 左为西王母, 戴

胜, 跽坐于龙虎座之上。龙虎和双兽均卧于卷云

纹座上。东王公、西王母均穿右衽衣, 肩生“S”

形羽翼。下层中央有神树 , 枝干呈“8”字形相

互缠绕, 上部枝蔓向两侧延伸; 树下两侧各有二

仙人 , 左侧二羽人相向而坐 , 其一头戴山字形

冠 , 左手放于膝上 , 右手舒掌上举 , 掌心向外 ;

另一人亦戴冠 , 双手持笏状物 , 下跪作掲拜状 ;

树之右侧 , 二羽人排坐 , 面向相对 , 作交谈状。

铭文带上的铭文为阳文, 书体为隶篆体, 从圆形

方孔钱纹图案开始呈顺时针书写, 较为清晰, 共

有 46字。初步考释为: “余造明镜, 九子作容,

翠羽秘盖, 灵鹅台杞, 调 ( 雕) 刻神圣, 西母东

王, 尧帝赐舜二女, 天下泰平, 风雨时节 , 五榖

孰 ( 熟) 成, 其师命长 ( 图二) ”。

上海崇源国际 2006 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

上有一枚三段式神仙镜 ( 拍卖品编号为 0016;

名称为“余造明镜神人神兽画像镜”; 时代为

“东汉晚期”) [ 5]。该镜与何家山三段式神仙镜相

比较 , 除了铜镜的形制略有差异外 , 其余大小、

铭文和纹饰等几乎完全相同。该镜外缘有对称的

分融线 , 若浅葵状 , 似隋唐葵花镜之刍形 ( 图

三) 。

美国西雅图美术馆收藏有一枚三段式神仙镜[ 6]。

该镜直径 18.8 厘米 , 外区纹饰由外至里 , 分别

为宽素缘带、连续四边形卷云纹带和栉齿纹带。

内区图案分为上中下三段, 上段正中为龟趺, 其

图二 何家山三段式神仙镜

图三 崇源三段式神仙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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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立有华盖 , 华盖右侧一神仙正坐, 其左上方有

两人侧坐, 右侧有一人侧坐, 作侍奉状。华盖的

左侧有三人, 均面朝正坐之神仙, 或躬或坐。中

段钮之两侧 , 为东王公与西王母之相对正坐像 ,

东王公与西王母均坐于双兽座上。下段正中为两

支相互缠绕的树木向两侧伸展开, 树之右侧有两

仙人排坐, 面向相对, 作交谈状; 树之左侧有二

仙人, 其中右者跽坐 , 肩生羽翼, 右手上举, 掌

心向外, 左手置于膝上, 左者面向右者 , 双手持

笏状物 , 下跪作祭拜状。铭文带上的铭文为阳

文, 书体为隶篆体, 从圆形方孔钱纹图案开始呈

顺时针书写 , 较为清晰 , 共有 44 字。初步释读

为: “余作明竟大无伤, 巧工刻之成文章, 左龙

右虎辟不羊 ( 祥) , 朱鸟玄武顺阴阳 , 子孙备具

居中央, 长保二亲宜侯王, 乐□。” ( 图四)

笔者在细致观察上述几面铜镜的基础之上 ,

重点对邛崃三段式神仙镜的图像进行解析。

二

( 1) 镜背画像内容的解读

对于该镜画像内容的解读, 可参考相似铜镜

的研究成果。学界对此有较多的论述, 基本一致

认为中段镜钮两边的画像分别为东王公与西王

母。根据文献的记载和图像志的考察, 我们知道

西汉中期西王母信仰开始兴起, 西王母图像也随

之出现。并随着西王母信仰的兴盛, 其图像也不

断演变。但是不同区域之间的图像差异较大。在

四川地区 , 西王母图像自始至终有其典型特征 ,

就是头戴发髻 ( 或“胜”) , 并坐于“龙虎座”之

上。东汉中期章帝、和帝之间 ( 公元 76～105

年) [ 7] , 东王公作为西王母的镜像开始出现 , 并

与西王母对置或并置, 较多的出现在石刻、壁画

和铜镜上, 其典型的特征是头戴山字冠、下颌长

须。因此 , 二者的特征十分明显, 容易识别。况

且有镜铭“西母东王”与之呼应, 因而可以肯定

中段镜钮两边的画像为东王公与西王母。

但是, 对于铜镜上段与下段图像的认识, 尚

存分歧。上段中央为一龟趺, 其上立一伞状“华

盖”。巫鸿先生认为 , 以伞盖和龟座二图像组成

老子的“华盖之座”, 是为老子所设的在祭祀时

接受供品和礼拜的“位”, 是老子“真形”的视

觉象征或隐喻表达[ 8]。华盖右侧显要位置跽坐有

一肩生双翼的仙人。林巳奈夫认为伞旁那个有翼

神人是以北极星为其象征的天皇大帝[ 9]。霍巍先

生则将何家山三段式神仙镜上的图像与铭文联系

起来解释, 认为“原发掘简报推测 , 此镜上段中

央华盖右侧正坐之神仙 , 当为帝尧 , 有一定道

理, 我认为表现的是尧或者舜均有可能, 而以舜

的可能性更大”[ 10]。下段中央为枝干呈“8”字形

相互缠绕的神树。由于其形象与 《山海经》 所记

载的一类神树有相似之处, 因此学界基本一致认

为它就是古代神话传说中, 位于大地中心具有通

天功能的“建木”。对于树下两侧的主要人物 ,

林巳奈夫先生认为应当是与天皇大帝有关系的神

农和苍颉二神[ 11]。霍巍先生结合何家山三段式神

仙镜的铭文观察, 认为有可能考虑为帝尧赐舜之

“二女”及其随从之类地位又低一级的神仙。[ 12]这

些解释对于邛崃三段式神仙镜图像的认识有一定

的参考价值。但是, 囿于目前的考古材料和文献

资料, 尚无法对邛崃三段式神仙镜上下段的图像

作更进一步的解读。

( 2) “三段式”构图的蕴意

邛崃三段式神仙镜的内区由两条平行横线分

割成上中下三段, 其构图应当不是随意的, 而是

与当时流行的思想观念有一定的联系。正如帛

画、壁画、画像石中那些并非纯艺术而有实用意

味的象征性图像里, 包含了某些真实的想法。其

中, 最显著的是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想象[ 13]。

同样, 有着上、中、下三层图案的“三段式

神仙镜”更多的是表现神仙体系。就邛崃三段式

神仙镜而言, 其上段中央为庄严的伞状华盖, 左

图四 西雅图三段式神仙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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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的揭拜人群向右侧的端坐之神作鞠躬礼拜状 ,

应当表现的是“天界”。中段凸显东王公与西王

母 , 应当是表现的“仙界”。下段中央为“连理

树”或“建木”, 右侧为端坐的两羽人作交谈状,

左侧为揭拜图 , 应当表现的是“人界”。无论是

天界还是人界, 都有羽翼仙人的出场, 与中段的

东王公与西王母一起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神仙体

系: 人界的信徒祈求普通仙人, 希望通过仙界的

西王母, 上升至天界并拜见天神。

这样的构图在汉代画像中多有表现, 其中比

较典型的就是武梁祠画像。巫鸿先生在 《武梁

祠》 一书中谈及武梁祠的浮雕画像时指出 , “这

座小小的祠堂能够使我们形象化地理解东汉美术

展现出的宇宙观。其画像的三个部分———屋顶、

山墙和墙壁恰恰是表现了东汉人心目中宇宙的三

个有机组成部分———天界、仙界和人界” [ 14] 。

当然, “在以图形为主的考古资料中我们也

能够体会到秦汉人的知识背景和思想水平, 秦汉

时代的人们基于经验, 以为象征和象征所模拟的

事物或现象之间有某种神秘的关系, 于是那些画

像图像类的东西可能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艺术

品, 而有某种神秘的实用意” [ 15]。实际上 , 该

镜的真实用意又正好反映在镜铭的几层意思里 ,

因为作镜用镜之人始终相信铜镜上的铭文能够在

现实生活当中得到应验。铭文“上仙神圣, 西母

东王”无疑是对神仙体系“仙界”的想象 , 而

“央賜妻元女, 天下泰平, 禾穀孰 ( 熟) 成。”则

是对现实社会生活“人界”的描绘。如果说镜上

图像更多是对神仙体系的想象, 那么镜铭则更多

是对现实愿望的表达。自始至终, 铭辞与图纹是

紧密配合、呼应的。

( 3) 西王母图像的位置

虽然邛崃三段式神仙镜与何家山三段式神仙

镜、崇源三段式神仙镜和西雅图三段式神仙镜极

其相似, 但是它们镜背铭文带内区的图案之间还

是存在着细微的差别。

通过对比可以看出, 镜背上段纹饰图案大致

相似, 而中段和下段图案内容相似, 但其位置相

左。中段 , 西王母与东王公的位置相反。崇源、

何家山和西雅图三段式神仙镜的西王母在左, 东

王公在右 ; 而邛崃三段式神仙镜则东王公在左 ,

西王母在右。下段 , “8”字形树下左右两侧人

物图案的位置相反。崇源、何家山和西雅图三段

式神仙镜的树下右侧为两仙人排坐 , 面向相对 ,

作交谈状, 左侧为二仙人 , 其中右者跽坐, 肩生

羽翼, 右手上举, 掌心向外, 左手置于膝上 , 左

者面向右者, 双手持笏状物, 下跪作祭拜状。而

邛崃三段式神仙镜则刚好相反 , 右侧为二仙人 ,

其中右者跽坐 , 肩生羽翼 , 右手上举 , 掌心向

外, 左手置于膝上, 左者面向右者, 双手持笏状

物, 下跪作祭拜状。左侧为两仙人排坐, 面向相

对, 作交谈状。

两处图案位置的变化, 涉及到当时人们的方

位观念问题。解读这两处图案的关键之处在于西

王母图像的位置。两汉时期, 受某种神秘因素的

影响, 使得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神话上升到哲学

宗教性质上的西王母信仰, 但它至始至终都与历

史地理上的西王母有密切的联系[ 16]。根据文献典

籍, 与西王母所处方位相关的记载大致有以下几

处:

《庄子·大宗师》 记载: “西王母得之, 坐乎

少广, 莫知其始, 莫知其终”[ 17]。所谓“少广”,

历来被认为可能是西方的某一地名。

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 记载 : “又西三百五十

里, 曰玉山, 是西王母所居也”[ 18]。

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 记载: “西海之南, 流

沙之滨 , 赤水之后 , 有大山 , 名曰昆仑之丘。

⋯⋯有人, 戴胜, 虎齿, 有豹尾, 穴处, 名曰西

王母”[ 19]。

晋郭璞注 《尔雅·释地》 曰 : “孤竹在北 ,

北户在南, 西王母在西, 日下在东, 皆四方昬荒

之国, 次四极也”[ 20]。

《穆天子传》 记载 : “( 周穆王) 乃遂西征。

□亥, 至于西王母之邦。吉日甲子, 天子宾于西

王母。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。好献锦组百

纯, □组三百纯, 西王母再拜受之”[ 21]。

《竹书纪年》 记载 : “周穆王十七年 , 西征

至昆仑丘, 见西王母, 王母止之”[ 22]。

《淮南子·坠形训》 记载: “西王母于流沙之

濒”[ 23]。

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 记载: “条枝在安息西数

千里, 临西海。暑湿。耕田, 田稻。有大鸟 , 卵

如瓮⋯⋯国善眩。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、西

王母, 而未尝见”[ 24]。

《论衡·恢国》 记载 : “西王母国在绝极之

外, 而汉属之, 德执大, 坏执广”[ 25]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 记载 : 金城郡临羌县 ,

“西北至塞外, 有西王母石室、仙海、盐池” [ 26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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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这些文献记载看, “西王母”所处的方位

均在西方。有时候, “西王母”也成了方位之西

方的代名词, 虚指西方极远之处, 而有时也实指

我国西北之某地。至于其具体的地理位置, 应与

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地理背景和认知水平有密切

的联系, 并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。可以肯定

的是, 学界基本一直认为西王母与西方有一定的

联系。东汉及其以前, 西王母居于西方的观念早

已形成, 并且相当固定, 以至于流传至今。

然而, 当人们将这种方位观念映射到器物上

时, 却产生了分歧。一般说来 , 左为西、右为东

的方位观念在人们心中业已达成共识。但是, 参

照物的变化使得左右所指的方位也有所变化, 甚

至相反。有时以器物自身的角度来确定左右, 有

时又以观者的角度来确定左右 , 可以视情况而定

的。在四川地区流行的西王母龙虎座上就可以见

到此情形, 青龙和白虎在西王母左右的位置是不

完全确定的, 即有些图像中龙在左虎在右, 而另

一些图像中又是虎左龙右。李淞先生认为: “与

左右的定义有关 , 即可以以西王母自身的角度来

确定左右, 也可以以观者之左右来确定———二者

恰好相反。前者为本意 , 后者为变义” [ 27]。笔

者认为此说有一定道理。

但是, 就本文所讨论的邛崃三段式神仙镜而

言, 它显得更为特殊。与西王母龙虎座可以从观

者或西王母自身的角度来确定左右相异的是, 铜

镜背面图案为平面造型, 因此以观者的角度来确

定其左右的可能性更大。在目前发现的各式西王

母神兽镜中, 西王母图像绝大多数被置于镜钮的

左侧。这表明当时人们的方位观念是相当明确

的。然而, 它出现错位或换位的原因, 可能与制

作者本身的知识水平或文化背景有关。加之, 该

镜铭文少数为反刻, 似乎也反映出当时以民间工

师为代表的少数普通知识阶层的知识水平和文化

背景, 即手工技艺知识主要是凭借自身经验的积

累或通过口授心传而传承延续的, 因而出现别误

也在所难免。再如 , 汉镜铭文中的通假、错别、

减笔、省偏旁和反写是经常有的 , 掉字漏句的现

象更是屡见不鲜。尤其, 东汉中晚期, 私人铸镜

更盛。民间刻工水准不一, 故镜铭所见俗讹、简

省和通假字极多 , 甚至难以确认 , 须通读全铭 ,

并参照内容相近或相关的铭文, 才能辨识。且时

代愈晚, 简讹程度愈大。[ 28]当然, 在图像制作过

程中, 模制程序或粉本传写也可能使左右颠倒。

( 4) 对“龙虎座”的认识

邛崃三段式神仙镜上西王母所凭依的双兽座

通常被国内学界大多数学者称之为“龙虎座”。

西王母与龙虎座的结合是四川地区西王母造型中

的独有图像, 并成为四川地区西王母图像的最大

特色或首要特征, 龙虎座也就成了西王母王者之

尊的身份象征。西王母在“龙虎座”的映衬下出

场, 往往是以单体像的形式出现, 少有西王母与

东王公的成对像。从目前的考古材料观察, 在东

汉中晚期的画像石、画像砖、画像石棺、摇钱

树、钱树座、铜牌饰、漆盘和陶灯等不同载体上

发现的西王母图像一般均为单体像, 而且西王母

在图像中的位置往往是位于构图的上部、中央或

突出位置, 图像比例也相对较大。这些都表明西

王母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, 在蜀地一直处于

“独尊”地位。

但是, 邛崃三段式神仙镜上却出现了西王母

与东王公配对构图的式样, 并且两者的身下均有

双兽座, 这一现象值得注意。研究表明, 东汉中

期东王公作为西王母的对偶镜像, 与西王母同时

出场。它的出现比较特殊, 最先是以图像的形式

出现在东汉中期的石刻、壁画和铜镜等器物之

上, 而东汉及其以前的文献中没有相关记载。东

王公作为西王母配对构图的镜像, 出现在四川地

区发现的三段式神仙镜上 , 与蜀地西王母独尊构

图主流有着明显的差异, 打破了四川地区严格意

义上的西王母独尊地位。并且, 它的身下两侧也

有与表征西王母独特身份之龙虎座相似的双兽

座, 显然是降低了西王母的独尊地位。在检索铜

镜材料的过程中, 笔者发现在西王母与东王公配

对的图像中, 二者均置于双兽座上的情形常见于

同时期具有吴镜特色的同向式神兽镜和对置式神

兽镜上, 西王母与东王公总是处于相对位置。如

“刘氏作神兽镜”, 二神均为正面端坐 , 均有翼。

西王母又有二兽夹侍, 似青龙、白虎, 实际上更

像四川汉画像中的龙虎座 ; 东王公头戴山字冠 ,

左右为二朱雀夹侍 [ 29]。上海博物馆藏“永康元

年 ( 公元 167 年) 环状乳神人禽兽镜”上, 西王

母头戴上翘的弧形头饰, 肩生双翼, 左右为龙虎

夹侍, 东王公亦为龙虎夹侍 [ 30]。1991 年 , 九江

出土的同向式重列神兽镜上, 头戴胜、坐于龙虎

双兽座上西王母位于镜钮的左侧 , 而头戴三字

冠、坐于双兽座上的东王公位于镜钮的右侧 [ 31]。

类似的构图还比较多, 且主要见于东汉中晚期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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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中下游地区的吴镜之上。由此可以推断, 邛崃

三段式神仙镜的图像风格应该是受到了吴镜文化

的影响。

三

邛崃三段式神仙镜发现的地点据说在邛崃羊

安镇, 是四川地区除绵阳发现三段式神仙镜以外

又一地点。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四川地区发现的三

段式神仙镜提供了新的材料。尤其通过对相似铜

镜背面的图像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对比分析, 可以

看出该镜有着自身的独特之处。这对于研究同式

三段式神仙镜的产地可能会有新的线索。

(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邛崃文物局李子军副局长、

绵阳博物馆唐光孝馆长、四川师范大学魏启鹏教授的帮

助 , 谨申致谢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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